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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阐述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具体体现为“天人共生”的整体和谐观；“仁民爱物”的生态

道德观；“以时禁发”的适度利用观；“修身正己”的生态实践观。这一思想在生态伦理上，为当代生

态伦理提供文化根基，弥补西方理论不足；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助力资源合理利用，推动经济生态协同

发展；在社会层面，促进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提供东方视角，倡导国际合作

新路径，助力构建全球生态治理框架。通过秉持敬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涵养关爱万物的生态情操，

传承儒家人文主义的深厚传统，坚守生态惠民的价值导向，追寻“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最终可以达

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 
 
关键词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儒家生态智慧，和谐发展 
 

 

Confucian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Ecological Wisdom: From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o Modern Echo 

Li Zeng 
School of Marxism,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Feb. 3rd, 2025; accepted: Feb. 23rd, 2025; published: Mar. 6th,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Confucian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which is 
specifically embodied in the holistic harmon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Coexisting”; the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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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view of “Benevolence for People and Love for Things”; the moderate utilization concept of 
“Restricting and Exploiting According to Season”; and the ecological practic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Oneself and Rectifying One’s Conduct”. This thought provides a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contempo-
rary ecological ethics,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Western theories; in term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helps with the rational use of resources and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of the economy and ecology; at the societal level, it fosters social harmony and the construc-
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it offers an Eastern perspective, 
advocates new path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helps build a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framework. By upholding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nature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urturing the 
ecological sentiment of caring for all things, inheriting the profound tradition of Confucian human-
ism, adhering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benefits for the people, and pursuing the lofty 
state of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the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
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modernization can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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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是我国古代百家高度重视的核心话题。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德经》)，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以自然为师，不要过度干预自然；墨家提出的“天

欲义，而恶不义”(《天志》)强调只有顺应天的意志，实行正义，才能治理好天下；阴阳家强调阴阳五行

的相互作用和平衡“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纪纲，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黄帝内经》)主张

人们要顺应阴阳五行的变化，以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

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态学，它体现出我国先哲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智慧[1]。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形成于先秦儒家，孔子的“天生德于予”(《论

语·述而篇》)，即人的品德是天赋予的，初步建立的人与天在道德层面的联系，后来道家庄子首次提出：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汉代董仲舒提出：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强调天与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相互感应，相互影

响。“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他把自然

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君主的行为会受到天的监督，另一方面也使“天人合一”思想更具系

统性和神秘色彩，加强了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宋明理学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天人合一”思想

深度融合。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把仁的道德观念与天地万物联系起来，认为有

仁德的人能感受到自己与万物是一体的。朱熹也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人伦道德的准则，

“天人合一”体现为“天理”在自然和人身上的统一，人要通过“格物致知”来领悟天理，达到与天合一

的境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则从心的角度出发，强调“心即理”，如王阳明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

(《卷中·答聂文蔚》)，认为人的本心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通过致良知可以实现“天人合一”。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

严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枯竭等问题不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对经济社会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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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

制机制[2]。”据联合国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全球约 100 万物种正

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将在几十年内消失。这一现状警示着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生态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为我们正确对待人

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其“天人合一”的理念，倡导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尊重，追

求一种和谐、平衡的关系，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2.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在中国古代，“天”包括自然之天、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自然之天指客观存

在的自然界，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如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

子·天论》)，这里的“天”就是自然运行的规律和物质世界。主宰之天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和最高

权威，具有意志和人格，能支配人类的命运。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尚书·泰誓》)，就体

现了天对人间事物的主宰。道德之天将“天”赋予道德属性，视为道德的根源和标准。如孟子的“尽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认为人性本善，而善来自天。命运之天代表着

一种人力无法改变的命运和必然性。比如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论语》)，这里的“天命”就是一种命运之天的体现。义理之天是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抽

象的精神存在，蕴含着宇宙的真理和人生的道理。如程颢所说的“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

天”(《二程全书》)，将天与人心的义理相联系。而“人”被视为宇宙的一部分，与天地万物相互关联，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周易》)，同时孟子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3]，也突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具有认知能力和智慧，能够认识世界、思考问题。荀

子“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肯定了人认识事物的能力。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这一概念主要围绕道德属性与社会属性展开。从道德层面看，儒家认为

人具有独特道德意识，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将其视为最高道德准则，“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倡导人们以同理心对待他人，推己及人践行仁爱。孟子坚信“人性本善”，

称人有“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孟子》)，这表明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萌芽，通过后天学习与修养，能将善端扩充为仁、

义、礼、智四种美德，成为品德高尚之人。在社会属性方面，儒家强调人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与责

任。《论语》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明确了君臣父子间的伦理规范。身处家庭，子女应尽孝，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体现对父母的敬重与关心；在朝堂，臣子要忠诚，以

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为己任。此外，儒家倡导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的理念，从完善自身修养出发，逐步实现家庭和睦、国家安定与天下太平。这反映出儒

家认为人不应孤立存在，而应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履行责任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推动社会和

谐有序发展。 
“天人合一”包含三重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将天视为自然界，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应和谐相处，不能过度地开发和破坏自然。二是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把天看作是一种具有道德和伦理意义的存在，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要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以实现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三是人的身心和谐。天代表人的外在环境，人自身的身心也应达到和谐状

态，实现内心的平静与平衡。“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可以体现为“天人共生”的整体和谐观、“仁民爱

物”的生态道德观、“以时禁发”的适度利用观、“修身正己”的生态实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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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人共生”的整体和谐观 
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将其视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准则。在儒家的视野中，

人与自然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

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天虽不言不语，却默默地推动着四季的更替和万物的生长，这体现

了自然的伟大力量和内在规律。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应当尊重这种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

肆意破坏和征服自然。程颢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孟子曰：“天地万物为一体。”

(《孟子·梁惠王》)体现出人与天、地、万事万物都是统一的，一切众生都是与己身同体，对世间的一花

一草、一木一石都要有仁爱之心。天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人道则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准则，二

者应相互统一。《中庸》中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表明，人的本性是

由天命赋予的，遵循本性行事就是道，而对道的修养和推广就是教化。这体现了儒家将天道与人道紧密

相连的思想，认为人类的行为应当符合天道的要求。董仲舒进一步阐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

亦不变。”(《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强调了天道的至高无上性和稳定性，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和

行为规范都源于天道，并且应当与天道保持一致。在儒家看来，只有实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类社会

才能实现和谐稳定的发展。张载的“民胞物与”说将天地视为父母，民众为同胞，万物为同类，“乾称

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进一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倡导人们以关爱同胞之情对待万物，将人类社会的伦理

道德拓展至自然界，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共同体。这种思想打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

儒家生态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天人共生”是“天人合一”理念所追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即人与天(自然)和谐相处。“和”

是指在不同中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求同存异[4]。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提出“八音克谐，人神以

和”的思想，到春秋时期，史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

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种对“和”的深刻理解，恰是“天人共生”理念的根基。于人与

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万物各具特性，从山川河流到飞禽走兽，从四季更迭到风雨雷电，它们并非千篇

一律。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其他元素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天人合一”的追求下，人类寻求与自然

的“和”，最后达到“天人共生”。 
(二) “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观 
儒家的“仁”是其核心思想，最初主要体现为对人的关爱。孔子说：“仁者爱人。”这种仁爱精神强

调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尊重、关心和帮助。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仁爱精神逐渐扩展到对万物的

关爱。 
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明确阐述了仁爱精神的拓展路径。人们首先要亲

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本能情感；进而将这种仁爱推及至普通百姓，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

关怀；最终，要将仁爱之心延伸到自然界的万物。“亲亲”与“仁民”在传统儒家天人关系中处于承接和

递进的环节，是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惠共生境界的必要前提和精神积累[5]。这种由“己–亲–民

–物”的天人关系的逻辑链条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儒家对万物的深刻认识。儒家认为，万物皆有其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与人类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周易》中提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孕育万物，赋予万物生命，这是天地伟大的德行所在。人类作为天地间的一员，应当尊重和珍惜这种

生命的赐予，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董仲舒由“爱民”推及“至鸟兽昆虫莫不爱”(《春秋繁露·仁义法》)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对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人类的行为应当符合道德规范，不仅要考虑

自身的利益，还要顾及自然万物的生存和发展。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

经》)在孔子看来，砍伐树木、捕杀野兽如果不遵循时节，就是不孝顺的行为。这里的“孝”不仅是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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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长辈的孝顺，还延伸到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曾子也曾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

义》)这表明，儒家将对自然的保护视为一种道德责任，违背这种责任就是违背道德准则。同时，儒家指

出人与万物也有区别，那在于人的“德性”。“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6]“水火

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7]荀子通过将人与水火、草木、禽兽进行对比，层层递进地阐述了人最为尊贵的原因在于人有“义”，

突出了道德和伦理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强调了人应该遵循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北宋大儒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意思是世间百姓皆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

都是我的朋友。这一观点把人与万物置于平等的地位，极大地丰富了仁爱精神的内涵。它倡导人们以对

待亲人、朋友的态度对待世间万物，彰显出儒家对生命的尊重与珍视。儒家代表程颐、程颢强调“学者

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仁者”是体仁之人，或能体仁之人。体仁

的状态是“浑然与物同体”，浑然一体，意思就是没有主客、内外、对比等关系，仁体的呈现有其根本的

理路，它能涵盖万物，普及一切，即佛学所说的“遍一切处”。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

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

矣。……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仁说》)。即天地有生物之心，人禀受天

地之心而有仁心，其表现为爱人利物，把爱人与爱物都看作是仁心的体现，二者是统一的。 
儒家的“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观，体现了对世间万物的尊重与关怀。这种理念超越了单纯的人类

中心主义，将仁爱之心延伸至自然万物，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三) “以时禁发”的适度利用观 
作为道儒杂糅儒的法家代表，管仲最先提出“以时禁发”，在其著作《管子·立政》中，他倡导“修

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儒家许多代表也认为，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都

遵循着一定的节律，人类在取用资源时必须遵循这些节律，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 
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的思想，强调在生活中要节约资源，珍惜物力。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

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的“节用”不仅是对个人生活的要求，也是对

国家治理的一种理念。在国家层面，统治者应该合理利用资源，避免浪费和过度开发，以保证国家长治

久安。孟子强调了遵循自然节律的重要性，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

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寡人之于国也》)孟子认为，只要不违背农业生产的时

节，粮食就会吃不完；不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捞，鱼鳖等水产就会吃不完；按照季节的规律砍伐山

林，木材就会用不完。《礼记·月令》中对每个月的自然现象和相应的人类活动都有详细记载，如“孟春

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这明确规定了在春季万物复苏、生长的

时节，禁止砍伐树木，不允许捣毁鸟巢，不可以捕杀幼兽、幼鸟以及取走鸟卵等行为。这是因为春季是

自然界生命开始蓬勃发展的时期，树木的生长对于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具有重要作用，而动物的繁殖则

关乎物种的延续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人类在这个时候进行砍伐和捕杀，就会破坏自然的生长节律，

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荀子也对适度取用资源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提到：“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

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

其长也。”(《荀子·王制》)这表明，在草木生长茂盛、动物繁殖的关键时期，要避免对它们进行砍伐和

捕捞，让自然资源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生长和繁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满足

人类长期的需求。 
“以时禁发”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庸”的“中”有中正、不偏不倚之意，“庸”

有平常、常道的意思，二者合起来就是说在处理问题时，要避免极端，寻找适度，把握事物的平衡点，中

庸之道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首先就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适度，“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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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述而》)意思是说只用鱼竿钓鱼而不用大网来捕鱼；用带的箭射鸟但不射归巢栖息的鸟。“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人类要克制过度的欲

望，避免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和破坏，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人的需求和自然的承载能力。 
(四) “修身正己”的生态实践观 
儒家认为，个人修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能

够自觉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将生态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倡导

人们通过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循道德规范，达到仁的境界。在生态方面，这意味着人们要克制过度的物

质欲望，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

仁》)就是说财富和地位都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那君子是不会接受的。

一个私欲膨胀的人，往往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不惜破坏自然环境，过度开采资源，导致生态失

衡；而一个注重修身的人，则会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明白过度索取的危害，从而自觉地约束自

己的行为，做到适度消费、合理利用资源。孔子对颜回给予了高度赞扬，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外在物质，对自然的索取，而在于内心

的满足。 
“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

为一体也”[8]人类与世间万物是一体的，它们“受伤”，人类便“感同身受”，并油然而生“不忍之心”，

这种“不忍之心”并不是只有像齐宣王“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君王才有，在儒家看来，这是所有人都

具有的自然禀赋。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

是说，当人们看见有孩子有危险的时候，不管是否与之相识，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天然的同情心，这就是“不忍人之心”，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9]。 
如何做到“修身正己”，除了要有“不忍人之心”以外，孟子提出“养浩然之气”，认为通过培养内

心的正气，可以使人们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浩然之气能够促使人们在面对自然

时，秉持敬畏之心，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此外，儒家还注重“自省”，即通过自我反思，发现自

己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正。在生态问题上，自省能够让人们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生态道德规范，是

否对自然造成了伤害。通过不断地自省，人们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纠正错误，从而更好地保护生

态环境。个人修养的提高对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规范生态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实现生

态保护的内在动力。儒家强调“节用”，即节约资源，反对浪费。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篇》)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家治理，也适用于个人生活。儒家主张“俭朴”，反对奢华。

《论语·八佾》中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在古代社会，物质资源大多直接取自自然。如制作华丽

服饰、精美的器具等奢侈行为，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像丝绸需要养蚕缫丝，木材用于制作各种奢侈

品。选择俭朴的生活方式则可以减少对这些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避免因追求奢华而导致森林过度砍伐、

蚕桑过度养殖等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情况。 
儒家提倡的“修身正己”契合人和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修身正己，人能深刻认知自身在自然

中的角色，明确对自然的责任，从而实现从“自然人”到“生态人”的转变。 

3.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哲学思想，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相

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重、对和谐的追求、对生命的敬畏。在当今世界，

“儒家整体性视域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使得‘两个结合’在生态维度上的实现成为可能”[1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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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遵循着“理一分殊”的原则[11]它既是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来源，为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提供了文化渊源，也为他国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 为当代生态伦理提供文化根基 
在当前生态伦理研究领域，多数学者聚焦于权利与义务的明确界定，但往往在文化深度和情感温度

方面显得不足。儒家生态思想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人文关怀，能够有效弥补这一空白，丰富和

深化生态伦理学的内涵。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等核心理念，能够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深

厚情感和道德自觉，使之与本土文化特色相结合，突破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局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生态伦理学体系，从而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并为全球生态伦理学的多元化发展贡献东方智慧，巩

固其文化根基。“儒家从人性视角切入建构天人(万物)互动与连续交叉的伦理共同体叙事，有助于在理论

建设的叙事表达上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道德‘中心’之争，整合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的

逻辑对立。”[12]儒家生态思想凝聚了千年文化精华，其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

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深邃理解。“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这一表述旨在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万物得以繁荣昌盛。“仁民爱物”则彰显了人文关怀精神，提倡将仁爱之心扩展

至自然界的一切生物。这些理念有助于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深情厚谊。在道德层面，儒家生态思想引导人

们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认识到过度开发和随意破坏自然的不道德性。西方生态伦理学多建立在功利主

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容易导致利益纷争。儒家生态思想主张以和谐为出发点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例如，传统的农耕活动依照时节进行耕种和收获，正是对自然规律尊重的体现。以儒家生态思想为根基

构建的生态伦理学范式，能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这一独特的范式亦为全球生态伦理注入了东方智慧，

推动了多元化的生态伦理学发展，使得生态伦理不再局限于西方理论框架之内。 
(二) 助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一种长期稳定、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利益获

取，我们要“塑造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关怀”[13]。在资源利用的维度上，儒家的“开源节流”和“节

用”理念与可持续利用的需求不谋而合。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些理念指导着资源开发的规划，

遵循自然的周期性规律，严格控制开发的强度和规模，以防止资源的枯竭。在生态保护方面，“天人合

一”的思想培养了全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激发了公众参与的热情，凝聚了社会的力量，推动了生态修复

和环境的改善。通过借鉴儒家的智慧，我们可以优化产业布局、升级生产模式、培养绿色消费的风尚，

从而全方位地推动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确保可持续发展。古代就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和“毋覆

巢”等规定，这些规定顺应了自然生长的周期。然而，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盲目开采矿产、过度捕捞的

现象屡见不鲜。如果能够遵循“以时禁发”的原则，就能合理规划资源的开发。“节用”则提醒人们避免

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的思想培养了大众的生态意识。当人们

意识到自己与自然是一体的，便会主动参与环保活动。例如，各地的环保志愿者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海

滩清洁等活动。这种公众参与的热情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合力，推动了生态修复的进程。在产业层面，儒

家的智慧帮助我们优化布局。例如，避免在生态脆弱的区域发展重污染的工业。在生产模式上，促使企

业进行升级，从粗放型向绿色集约型转变。在消费端，培养绿色消费的风尚。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环保

产品，这反过来促使企业生产绿色商品。浙江安吉曾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工业，后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自然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农业，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共进。这充分

证明了儒家生态思想在助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可行性，使经济发展摆脱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模式，

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三) 促进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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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态思想有效地缓解了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和谐共生的理念重塑我们的自然观和

价值观，从而解决生态问题。通过教育和文化的传播，这些丰富的智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激发公

众对生态文明的思考，促进绿色生活、生产和消费的风尚，凝聚起共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广泛共识。这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加深了社会文明的生态底蕴，提升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水平和质量。在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例如城市扩张侵占了大量自然栖息地，导致物

种数量减少，大量青年外出，导致土地荒废等问题。儒家生态思想以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指导，重塑了人

们的自然观和价值观。它让人们认识到，自然不应被视为征服的对象，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学

校教育中融入相关生态内容，培养学生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在文化活动中，如以生态为主题的诗词朗

诵和画展，让大众在艺术的氛围中体验自然之美和保护自然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绿色生活风

尚的形成，人们选择低碳出行，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企业受到这种影响，开始采用绿色生产方式，

降低能耗和污染。在消费领域，绿色消费成为主流，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环保认证产品。这种从生活到

生产、消费的全方位变革，凝聚了共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强大共识。社会各阶层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减少

因资源争夺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矛盾。当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生活，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水源时，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提升，发展质量也更有保障，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东方视角 
在面对全球生态治理的挑战时，儒家生态思想以其独特的东方视角脱颖而出。它强调整体和谐与仁

爱包容，打破了西方以功利为主导的思维局限，提倡了一条国际生态合作的新途径。各国可以秉持“和

而不同”和“天下大同”的原则，尊重文化差异和发展权利，共同构建全球生态治理的框架。通过共同商

议、共同治理和共享生态保护策略，各国可以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生态问题。

这将为地球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提供中国方案，并贡献儒家的智慧与力量，引领全球生态治

理进入一个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新阶段。在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中，西方主导的模式往往受到功

利主义的驱动，导致各国在减排责任和资源分配上出现重重矛盾。儒家生态思想以整体和谐和仁爱包容

的理念，为这一困局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而不同”和“天下大同”的精神是国际生态合作的核心。

尽管各国在文化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但在生态保护的目标上却是一致的。尊重文化差异意味着不同

文化背景的国家能够将各自的生态智慧融入全球治理中。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各国应秉持儒家的仁爱

包容理念，发达国家不应只顾及自身利益，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提供必要

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应共同商议、共同治理和共享保护策略。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正是儒家生态思想在国际合作中的具体实践。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注重生态保护，

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这一模式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引导世界各国摆脱单一

的功利思维，迈向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新阶段。这不仅为地球的生态安全筑起了防线，也为我们的子

孙后代创造了一个美好且可持续的未来。 

4. 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实践路径 

“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不单单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体现，更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极致与完整体现。

相较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能够弥补其局限性，为化解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

提供可行之道。现在，全球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生态危机本

质上是人类道德的异化与危机的外在表现。其根源在于人类心灵中滋生的无穷欲望和过度需求，使得人

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忽视了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与责任。“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更具体地说，是资本

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在摧毁地球，只有人类才能对此采取行动[14]。”对此，可以以“天人合一”的东

方智慧为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一是秉持敬重自然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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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观念，涵养关爱万物的生态情操。自然在人类诞生前就已存在，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人类

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的生产、生活等都依赖于自然提供的资源和环境。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肆意破坏自然界，无疑就是把自然当成人类的对立面，就像恩格

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15]敬重自然，关爱万物才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明智之举。敬重自然意味着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是把

自然界当作冷冰冰、抽象的外在之物，把它当作为人类谋取利益的工具，敬重自然，是人类在追求至善

之境时不可或缺的道德诉求。要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关爱万

物意味着尊重所有生命形态的存在价值，倡导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人类不是自然的掠夺者、征服

者，而是自然的守护者、修复者，要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同塑互构、互养相成的新型伙伴关系[16]。二是传

承儒家人文主义的深厚传统，坚守生态惠民的价值导向。“儒家人文主义呈现为中和着仁爱之心和同情

共感的宇宙人文主义。”[17]在生态治理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保护，更要关注人类社

会的福祉与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是彼此相分离的，对于自然人类也不是无

所作为、无能为力的，人类可以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

合理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儒家一贯提倡为政者要遵守自然规律，按照节律进行生产，这样才能让老百

姓丰衣足食，而在新时代，人类对生态环境有更多的期待，创造一个健康、清洁、优美的环境，可以提高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人民享有更多的发展享受权。人既是生态环境的开发者，同时也是

享受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处理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坚持生态为民、生态惠民。

三是追寻“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在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中，

追寻“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意味着要超越传统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人类社会的发展

与自然界的演化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理念强调，在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的

快速增长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更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生态环境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借

鉴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在全球生

态治理中寻求更加全面、长远的解决方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目标，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

本质的统一[18]。这不仅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切和积极回应。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19]“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至今给人以深刻启迪，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智慧。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国古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在全

球生态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价值愈发凸显。它为当代生态伦理体系的构

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打破了西方理论的局限，让生态伦理更具文化深度与人文关怀，推动了全球

生态伦理学的多元化发展，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其“开源节流”“节用”等理念，

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保护以及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帮助我们摆脱“先污染

后治理”的困境，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从社会层面来看，它重塑了人们的自然观和价

值观，缓解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建设，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在全球生态治理方面，以其独特的东方视角，打破西方功利思维局限，倡导国际合作新路径，为应

对全球性生态问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智慧，引领全球生态治理迈向多元包容、合作共赢的新阶段。然而，

在传承和应用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秉持科学、理性的态度。一方面，要结合现

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实际，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需求。另一方面，

要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积极传播这一东方智慧，与世界各国共同探索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模式，让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3087


曾丽 
 

 

DOI: 10.12677/acpp.2025.143087 10 哲学进展 
 

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我们应持续深入研究儒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将其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转化为切

实可行的政策、制度和行动。通过教育体系的完善，培养更多具有生态意识和责任感的人才；借助科技

创新的力量，提升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效率；推动国际合作的深化，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生态挑战。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丽、宜居的地球家园，让儒

家“天人合一”生态思想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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